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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 尹月 评论

（尹月，日本政治观察者） 


安倍家族、统一教与日本政治：从战后到当代的盘根错节

将安倍之死置于这一视野下，偶然与必然相生，是时代无可回头的注脚。

评论 国际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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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8日，当地时间11点30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的街头演讲中遭遇枪击，下午5

点03分因伤势过重身亡，享年67岁。犯罪嫌疑人为41岁的前海上自卫队员山上彻也。根据他的供述，行

凶动机是对新兴宗教团体“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原名“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以下称“统一教”）

的不满。

山上的母亲曾沉迷于该教团，为此投入超过1亿日元的巨额家产，导致山上一家破产，连伙食都需邻居接

济。山上认为安倍（及其外祖父岸信介）与该教团关系密切，对安倍产生恨意。他最初的暗杀对象是统一

教成员，并涉嫌向奈良一处统一教设施开枪射击；后将复仇目标转向了安倍，居然一举得手。安倍作为日

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竟以这种方式离开人世，令人难以置信。

文鲜明牧师。图：Bettmann/Getty Images

安倍家族与统一教的渊源 


统一教由韩国牧师文鲜明于1954年5月在首尔创立。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满目疮痍，饱受战争之苦的人

们急需精神上的慰藉，为统一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60年代之后，韩国经济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巨变，令许



多青年人感到空虚苦闷，促使他们投向统一教。此后，统一教不断发展壮大，据称其据点已遍布全球194

个国家。

该团体于1959年进入日本，1964年被认证为宗教法人团体。据文化厅统计，1995年其信众人数约为

47.7万人。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被指控对信众施以精神控制、向其敛财和组织集体婚配等，统

一教遭到媒体强烈批判，并在多项由受害者提起的诉讼中败诉，导致大批信众退会。虽然至今仍有约6万信

众，但规模和势力已经大不如前。

7月11日，统一教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山上的供述作出回应。会长田中富弘承认，山上的母亲确为在籍会

员，但否认曾向其敛财。关于统一教和安倍的关系，田中称安倍曾为统一教及其关联团体“天宙和平联合”

（UPF）举办的活动寄送了一份主旨演讲的录像。但安倍并非统一教的“成员或顾问”，该教团也不曾为他

提供竞选协助。

然而，安倍及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关联可能不止于此。双方的联结始于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1968年4月，

文鲜明在岸信介和笹川良一等右翼政治家的协助下，在日本成立了反共政治团体“国际战胜共产主义联合”

（“战胜共产主义国际联盟”），该组织谋求《反间谍法》的通过和推动日本自主制定宪法。

为统一教的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的“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以下简称“律师联络会”）会长、律师

山口广认为，岸信介是连接统一教和政党势力的关键人物，他为统一教协助自民党竞选打开了通道，而政

党候选人往往无法拒绝来自宗教团体的政治献金和支持票仓。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也与统一教过从

甚密，曾以每月一次的频率与该教团方面沟通。因此，日本杂志《周刊现代》在2006年6月刊登的一篇文

章中称，“安倍晋三与统一教的关系绵延三代。”

安倍晋三本人与统一教的公开交往最早至少可以上溯至2006年。当时，安倍以内阁官房长官的身份，向统

一教组织的一场集体婚配活动致贺电，遭到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的严厉批评。于2007年9月辞去首

相职务后，安倍仍不时出席与统一教相关的活动。

2012年12月，下野三年的自民党重返执政，安倍二度出任首相。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因日韩关系紧张，

且安倍欲就北朝鲜绑架日本人质事件采取强硬措施，故有意与起源于韩国的统一教保持距离。但从实际情

况来看，安倍和自民党难以割舍统一教的组织票，与该教团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2015年3月3日，韩国加平郡，数千对夫妇参加统一教会的集体婚礼 。摄：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2013年3月，统一教旗下组织“国际胜共联合”在东京举行新会长就任仪式，多名自民党议员到场庆贺。根

据一名化名铃木Eight的宗教记者调查，在2013年参议院选举期间，“国际胜共联合”作为自民党候选人北

村经夫的后援会组织之一，为其筹得约8万张选票，占到北村所获选票的近六成。另据统计，在安倍和菅义

伟内阁中，多名政治家与统一教有关联，其中不乏前文科相萩生田光一、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首任

数字化改革担当相平井卓也等身居高位的安倍亲信。他们或为统一教及关联团体的活动站台，或亲自上阵

与统一教合作举办活动。

2015年，围绕统一教的改名问题，该团体与“律师联络会”等受害者团体又起冲突。文化厅也因统一教诉讼

记录累累，拒绝认证其新名字。经文部科学省官员施压，统一教才得以将教名从先前的“世界基督教统一神

灵协会”改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日本记者藤田庄市认为，这是统一教势力渗入自民党高层的又一明

证。

2016年11月，有传言称安倍得以与即将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先行会面，是由于文鲜明遗孀韩鹤子从中

斡旋，此消息真伪尚待验证。不过，2021年9月，安倍向统一教活动寄送的主旨演讲录像中，首先向韩鹤

子致意，表明双方确有交情。参院议员有田芳生当时发表推文感慨：（安倍与统一教的关系）亲密至此。

上述信息多由反对统一教的律师和记者曝光，而日本主流媒体大多回避报道新兴宗教与政党的勾连，以免

背上侵害信仰自由的骂名，并成为教团反复诉讼的对象。为此，不知政党和宗教团体之间还有多少秘密藏

在黑暗中。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201015743/https://hbol.jp/hbo_comment_people/%E9%88%B4%E6%9C%A8%E3%82%A8%E3%82%A4%E3%83%88


2022年7月11日，东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昭惠坐在一辆载著安倍遗体的车辆上，前往一座寺庙守夜。摄：Kim

Kyung-Hoon/Reuters/达志影像

新兴宗教与日本政治 


在日本，政治和宗教总是紧密相连。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扶植国家神道，以建立天皇大权下的新体

制。神道继而与天皇制结合为国教体制，成为不容挑战的国家意志，并成为导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诱因

之一。战后，经过民主化改革的日本对此甚为戒惧。《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中明确规定政教分离：任何

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或其他任何宗教

活动。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要求下，日本政府还废除了被视为军国主义体制残余的《宗教团体

法》，从1945年12月起实施《宗教法人令》，为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极大限制了政府

对宗教活动的干涉。

同时，正如政治学者张大柘在《宗教体制与日本的近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战后初期的日本经历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精神乃至灵魂上的剧烈阵痛。经济的崩溃与瘫痪，生活的困顿与无望，精神的混乱与迷惘是

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成为促动新兴宗教步入佳期的良好土壤。”在上述背景下，新兴宗教团体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团体数量从战争期间的34个迅速上升到340个左右，最多时甚至超过700个，其中不乏

立正佼成会等信徒人数达到100万的超大团体。



目前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支持母体”创价学会也是新法规的受益者。该团体由教育家牧口常三郎

于1930年创建，1946年正式更名为“创价学会”。其后在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的带领下快速发展壮大。到

1964年11月在时任会长池田大作的授意下成立公明党时，信徒人数已经从1951年的3,000人左右膨胀至

524万户。

新兴宗教的勃兴很快引起了政党的注意，双方的关系再次重现了战前盘根错节，相互依存的特点，使得政

教分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这首先是由于宗教集团可为政党提供大量稳定的选票，如得其支持，对选举大有裨益。例如，在日本的新

兴宗教中，创价学会是“进军政坛”最为成功的团体，公明党的拉票力度很少能为其他政党所企及。日本新

兴宗教研究者王新生指出，“（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不仅要求会员将选票投向学会的候选人，而且尽可

能发动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商业往来者为学会候选人投票。”为激发会员的投票热情，防止弃权，公明党干部

还“努力向学会会员宣传参加投票是广宣流布妙法的辅助活动，使他们认识到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议会

是实现‘王佛冥合’（即政治与佛教相统一，国法与佛法相一致）的关键，从而为建立社会繁荣与个人幸福相

结合的社会奠定基础。”

从历届国政选举来看，公明党推举的候选人极少落选，显示了该党强大的集票动员能力和支持群体的忠诚

度。因此，对于自民党而言，人数众多、选战经验丰富的公明党支持者是一笔偌大的财富，两党之间的长

期同盟正是建立在“当选第一主义”这一前提之上的。



2018年3月25日，东京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时也是自民党领导人，与自民党成员举手时高喊“万岁”。摄：
Issei Kato/Reuters/达志影像

另一方面，宗教团体也需借助政党的力量传布教旨教义，并提高其成员的社会地位，摆脱宗教集团神秘晦

暗的负面形象。同样以公明党为例。王新生指出，“学会成员通过参与各级选举，不仅将自己的政治代表送

进立法机构，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可以使其成员产生与其他社会成员政治地位乃至社会地位平等的意

识。”因此，公明党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意愿非常强烈，甚至不惜转换政策立场，也要以“阁内结盟”

而非“阁外协作”的方式与自民党联袂执政。

第三，政党与宗教团体关系融洽，还因为双方往往具有相同的政治诉求。自民党与宗教团体“神道政治联

盟”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保守团体“日本会议”关系匪浅。在安倍第三次和第四次内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阁僚

属于“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和“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其中多人担任财务大臣、外务大臣、

内阁官房长官等重要职位。安倍本人还曾担任过“神政联国会议员恳谈会”会长。

神政联和日本会议主张废除宪法第九条、支持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从军慰安妇等

侵略历史、倡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与自民党右派成员的政治理念高度趋同。日本会议还擅长开展宣传活

动，在各地组织演讲和集会，大力宣扬其政策主张，影响和动员社会舆论。对自民党部分右派议员来说，

这样的组织无疑是求之不得的宣传工具；而神政联和日本会议也视自民党为实现其入世理想的代言人。

总之，日本非但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政党和宗教团体反而结为盟友，于暗流涌动之处左右着日本政治的走

向。



2022年7月10日，日本奈良市，涉嫌杀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山神哲也在被一名警察押送至检察机关。图：Kyodo/Reuters/达志
影像

“信仰自由”阴影中的“教徒二世” 


以政党为盟友的新兴宗教团体，其力量更加壮大，对于信徒、公众和媒体也更具威慑，往往使受害者求告

无门。刺杀安倍的山上彻也及其家人，便是典型的宗教团体受害者。

从《文春周刊》等媒体的报道中可大致拼凑出山上的人生经历。他原本家境优渥，但在他5岁时，经营建筑

公司的父亲突然去世。母亲接手公司后，情况便急转直下。1998年前后，母亲开始沉迷于统一教，逐步将

家产败光，于2002年宣告破产。山上的哥哥长期卧病，或许还患有精神疾病，5、6年前因无法承担治疗

费用而自杀身亡。山上虽然被同志社大学理工学部录取，但因无力筹措学费而辍学。

其后，他作为“任期制自卫官”进入海上自卫队。据称他在服役期间也曾尝试自杀。2005年，24岁的山上

退役，在测量公司打工，同时取得土地测量师和宅建士（可处理房地产交易）等资格。近10年间，山上辗

转于多家公司，2020年进入一家工厂，从事货物装卸工作。今年3、4月间，他在网上看到安倍为统一教

活动录制的视频，萌生杀意，5月辞去工作，制造枪支和炸弹，并最终于7月8日铤而走险。他在供述中

称，岸信介将统一教引入日本，安倍则欲将之发扬光大（大意）。从山上坎坷的遭遇来看，不难理解他仇

恨统一教，并迁怒安倍的心路历程。

某类新兴宗教团体确实是导致许多信徒及其家人的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这些团体对信徒的控制极为严

格，一旦入信便难以脱身。张大柘指出，日本规模较大的新宗教团体普遍拥有坚实的组织建构，“已步入组

织正规化的轨道，多采取教主或会长领导下的垂直领导体制，纵向和横向组织系统完善。”在严密的组织控

制下，信徒很容易与亲友隔绝，转而以教团为家，将全副身心投入其中。

而且，这种新兴宗教还建有“激励信徒精进的机制”，要求信徒为实现自身价值和壮大教团势力，努力传教

和捐献财物。据“律师联络会”日前公布的资料，从1986年到2021年，统一教通过灵感商法销售和其他手

段造成了约1237亿日元的损失；在过去5年间，律师和各地的消费者咨询中心仍受理了约580起受害事

件，损失达到54亿日元。但是，那些脱离教团的信徒基本无望追回所捐财产。



件，损失达到 亿日元。但是，那些脱离教团的信徒基本无望追回所捐财产。

最后，某些新兴宗教团体尤其擅长对成员实施精神控制，如奥姆真理教通过人身监禁、暴力殴打、情绪和

信息控制等手段管束信徒，迫使其从事犯罪活动。统一教也曾被控对成员“洗脑”加以监控，造成其精神莫

大痛苦。据山上回忆，他哥哥找母亲要钱看病时，遭其斥责“啰嗦”，显见她已经到了丧失人伦，将教团置

于亲情之上的地步。

这类新兴宗教团体造就了一大批被称为“教徒二世”的受害者。父母为组织奉献一切，无心教养子女，使得

他们在混乱不安的环境下成长。更有甚者，许多信徒父母还向子女灌输教义，劝导他们入教，山上未成年

时也被母亲带往教团参加活动。统一教下属集团“Unite”便由其信徒的子女组成，安倍率自民党强行在国会

通过新安保法案期间，“Unite”也在街头演讲，以助声威。这些子女即使侥幸能够脱离教团控制，精神也往

往受到极大摧残。

尽管“教徒二世”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但他们得到的社会扶助却极为有限，也很少有媒体将宗教团体的劣

迹曝光。原因之一在于宗教团体往往对批评者和暴露其真相者穷追猛打，甚至以暴力行为予以打压。1989

年，奥姆真理教成员便曾奉教主麻原彰晃之命，杀害打算揭发教团弊端的律师坂本堤一家三口，震惊日

本。再如，今年4月，漫画家菊池真理子在集英社网站连载根据其亲身经历绘制的漫画《长在“神”家：我们

教徒二世》。作品原型、新宗教团体幸福科学教投诉，迫使连载停止，并删除已发表的部分。集英社还就

“伤害了特定宗教和团体的信徒及其信仰之心”而致歉。

在回答山上刺杀安倍的动机与统一教有关的问题时，文科相末松信介日前称，由于宪法保障宗教自由，

“（管理宗教法人的）文科省在发表意见时应极为克制。”该发言表明，政府对新兴宗教相关事宜讳莫如

深，连安倍之死也无法动摇这一态度。因此，尽管《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媒体多次报道统一教向

信众敛财而产生的索赔问题，并揭露该团体与自民党高层的互动；“律师联合会”也频繁就安倍与统一教的

关联问题向其致公开谴责信，但被点名的政客根本不屑回应，新兴宗教团体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也从未得

到应有的关注和处理。

宗教信仰当然是自由的，但在“信仰自由”的荫庇下，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政党却罔顾政教分离原则，与一

些宗教团体发展出伴生关系，又对其造成的危害置若罔闻。将安倍之死置于这一视野下，偶然与必然相

生，是时代无可回头的注脚。


